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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1966届毕业

生，今年是我们毕业60周年。从毕业去

七三四厂工作到正式退休，我整整为祖国

健康工作了55年。55年中我先后承担多项

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从技术员到室主任

再到工厂总工程师，组织领导了包括光通

信、微型计算机及外部设备的技术攻关和试

制工作，为国家作出了一点微薄的贡献。

在这过程中，我始终牢记清华“自强

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并且秉承清华

严肃的政治要求、严格的科学态度和严谨

的工作作风，兢兢业业、丝毫不敢懈怠。

在最困难的时候，母校的教诲给了我智慧

和信心、勇气和力量，清华精神始终激励

和鞭策着我去战胜一个个困难。

母校恩深，同学情深

在校期间，学校对我们每个学生都是

全方位的培养和教育，除了课堂教学外，

还通过参加有关社会实践（农村社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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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泉和动力
○顾金岳（1966 届无线电）

专业实践（工厂实习、真刀真枪的毕业设

计）、劳动锻炼（农村劳动、学校公益劳

动）和体育文娱活动，使我们尽快在政治

上、业务上、社会活动等方面成长成熟起

来，使我们在德智体各方面都有所发展。

清华六年，我深感母校对学生无微不

至的关怀和同学之间深厚的友谊。我们农

村来的学生经济比较困难，不用说学杂书

本费，连吃饭也是大问题。在我们报到后

不久，学校就帮助我们申请到了国家的助

学金，解决了我们贫困学生的后顾之忧，

使我们能够安心学习。

1962年8月底开学时，我从老家常州

乘火车回校，火车开到德州时突然不能走

了。我们被告知前面发生特大洪水，铁路

路基被冲毁了，列车上所有乘客得下车，

各人自己安排。我和另一位同学第一次遇

到这种情况，都不知怎么办好。正当我们

十分着急时，忽然站台的扩音器响起清华

老师的声音，招呼站台上准备回校的清华

同学到一车厢旁集合。原来是列车上刚好

有两位清华派出的带队老师，从上海带着

200多位新生到学校报到。他们考虑到列

车上可能还有其他自行回校的老生，经请

示学校，就一起收容到大队伍里，我们悬

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在老师们的组织下，

全体新生和我们先是返回济南，在山东大

学住了一周。学校还专门汇来经费，先垫

付我们这些学生的伙食费和车船费。老师

后来又联系海轮，经过千辛万苦，我们终

于辗转回到学校。这次经历让我们亲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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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到母校处处为学生着想，真像父母关爱

儿女一样照顾自己的学生，这在一般学校

很难做到。

六年中，我们同学之间也建立了深厚

的友谊。记得1963年底，正要进入期末考

试阶段，我突然病倒了，发高烧、四肢无

力，刘振寰同学把我背到校医院，一量体

温，40度，诊断结果是患了急性流行性感

冒，我住进荷花池病房。挂了一天水，仍

未退烧，我非常着急，怕耽误了课程。第

二天晚上，班上几个同学来看我，他们带

来了专门为我抄写的课堂笔记，让我可以

一边治疗、一边学习和复习。大家功课都

很忙，还不忘帮我补笔记和讲解难点，

使我能顺利通过考试，同学之间的友情

可见一斑。

青春奉献祖国事业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位于南京的四机

部第七三四厂工作。我是随着某工程项目

分配而来的，这个项目是将清华的科研成

果转化为军工产品，为了顺利转产，四机

部要求学校派出强有力的团队，于是我和

几位同班同学一起被分配至此。

科研成果转化为投产的产品，必须经

过可生产性再设计，由于在学校时是理论

与实践结合的教学，加之清华人动手能力

比较强，我们的工作很快上手。完成再设

计后，我们对每个关键电路重新进行验

证，还通过高低温和高湿试验进一步验

证。那时我们一群年轻人意气风发、干劲

十足，为了攻克一个难题往往在试验室忙

到深夜，来不及吃饭就边啃馒头边干。住

城里来不及回去的同事就在试验室里将就

住宿，第二天又继续战斗。

当时国内半导体水平还处于分离元件

阶段，各个元件厂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为

了确保产品的质量及可靠性，对于关键元

件，我们直接到生产厂严格挑选。有时为

了一个元件，我们要选几家反复对比试

验，深入车间和工人师傅一起测试，以此

确保元件性能参数的一致性。

生产过程中，我们每个技术人员都深

入车间，及时解决生产中的问题。对于重

大改进，严格遵循审批程序。样机完成

后，首先需要在试验室进行系统试验，然

后进行模拟现场的试验。在试验中，有同

学和同事受过伤，还多次出现过洪水、

火灾等险情，但整个团队没有退

缩，努力克服困难，试验终于取

得圆满成功。

产品完工验收运到部队后，为

了做到万无一失，我们几个到基

地培训使用人员和现场“保驾护

航”。当时条件比较艰苦，特别是

野外作业时寒风刺骨，我们背着几

十斤的设备，操作上百个按钮，手脚都

冻得麻木，但还是坚持完成任务。

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

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
1996 年，无 601 班毕业 30 周年，部分同学和杨为

理老师（右 6）合影。左 2为顾金岳



2026年（夏） 17

值年园地

射。我们也是在发射不久前才得知奋战了

那么久的项目的真正用途，我们的信息传

输设备非常稳定地完成了任务，为此我们

工厂也得到了嘉奖。

临危受命敢担当

1972年10月，我临危受命，独立承担

了某重点工程项目的主持设计工作。项目

涉及的一些技术是以前从未接触过的，而

且时间紧，必须在三个月内完成任务。那

时我七十多岁的老父亲病重，老母亲又突

然摔断了腿，经济上也很窘迫。当领导问

我能不能接任务时，我想清华人应该有敢

于担当的勇气，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只

要国家需要，我没有推卸的理由。”我将

父母安置妥当后即奔赴岗位。真正开始工

作时，难题接踵而至，干扰项目进展。我

查阅了大量资料，请教相关老工程师，并

两次回母校，咨询系里的杨为理、冯重熙

等老师，得到他们的热情指导和帮助。终

于，在团队全体成员和来厂协作的军代表

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攻克了难题，圆满完

成了任务。

样机完成后，我们马不停蹄地进行现

场试验，选择一些干扰强的、环境不好的

场所，验证系统的兼容性和抗干扰能力，

对野外使用的终端分机也进行了严格的盐

雾试验和抗风沙试验。在一次去秦岭山区

试验返程时，我们遭遇滑坡和塌方，列车

被困在甘肃两当站达28个小时，大家在又

冷又饿的处境中咬牙坚持。

当该项任务提前十天完成验收时，军

代表望着我们这些消瘦又疲惫的团队成

员，激动地竖起大拇指，连声说：“谢

谢，谢谢，大家辛苦了！”我们的心中也

充满自豪！

创新花开地铁线

1973年春，铁道部电化工程局根据四

机部的推荐直接找到我们厂洽谈关于北京

地铁二期遥控遥信系统的研制任务，并建

议由我们团队承担。工厂立即组织相关技

术人员，由我的学长、同事沈万煜（1965

届自控）和我分别担任正副总设计师。

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个难题是，我们

和电化局派来协作的四位技术干部都是第

一次接触这类技术。我们发扬清华人勇于

担当、敢于拼搏的精神，立即分头到南京

图书馆、铁道部等地查找有关铁路自动

化控制的资料。由于当时国际上铁路自动

化并没有那么普及，很难找到相关信息和

资料。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终于在一本

日本铁道通信的期刊上看到有关新干线调

度集中系统的介绍。当时没有人懂日语，

我们只好安排五六个人一边学日语一边翻

译，经过一个多月的日夜奋战，终于完成厚

厚的两本翻译稿，作为我们研制的参考。

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二个难题是方案的

先进性和可靠性。作为我国第一条调度集

中自动化系统的地铁线路，必须体现独立

自主、大胆创新的精神，不允许我们照搬

照抄国外的东西。我们的起点要高，技术

要更先进，系统的可靠性要求也更高。这

对我们既是严峻的挑战又是难得的机遇。

如果研制失败，会给国家带来严重的损

失；研制成功，则将使我国地铁线路调度

集中自动化系统建设大大推进一步，我们

的研制能力也会大幅提升，所以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

根据北京地铁处理的信息量大、设备

繁多、各种电磁交叉复杂的实际情况，我

们对几种方案进行比较，最终确定在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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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上采用了抗干扰强的调相制数传技

术；在控制逻辑上采用了多重系统；在可

靠性设计中采用双机热备份以及完善的电

磁兼容和热设计等技术。这些技术的应

用，使我们的地铁调度集中自动化系统比

日本的先进得多。

总体设计完成后，铁道部电气工程局

的领导亲自主持了各方专家参加的方案论

证，对方案的性能指标、可行性、可靠性

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对上千个数据和几百

处时间节点进行了推算复核。当得知方案

的性能指标和可靠性远高于任务书提出的

要求时，我们都很欣慰和自豪。

当时我国还没有集成电路产品，半导

体还处于分立元件阶段。地铁整个系统

很庞大，有6个总站分系统和19个分站系

统，涉及近50个两米高的机柜。为了保证

一次性研制成功，我们遵照“精心设计，

精心施工，在建设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少

错误失败，随时注意改正”的重要指示，

对于每个关键电路都预先进行搭试验证和

严格的环境试验；对于信息传输经过实际

电缆的测试，验证其传输效率和误码率；

对于每个系统，都做好小样试验，以验证

其功能性和可靠性。在此期间，我们跑遍

了南京附近许多铁道小站和隧道桥梁，做

了大量的试验和测试，取得了很多宝贵数

据，这也使我们对北京地铁的线路设计更

加扎实可靠。

在制作过程的每个环节，我们都严格

把关。到1974年底，我们终于完成了整个

系统的调试和测试工作。根据铁道部的安

排，第二年我们设计的系统陆续发往北京。

我们先在现场做一总（总站）三分

（分站）试验。由于北京地铁二号线尚

未开通，我们先在一号线上选了三个站做

试验。由于涉及系统庞大，共有十多位同

事到现场。不少同事放下家里的事，特别

是女同事，孩子还小，只能托付给亲戚朋

友。每次现场试验要持续两个多月，而且

我们住得比较远，为了节省时间，中午就

带点干粮，一边啃馒头一边调试设备。现

场试验还需要经常加班，晚了没有公交

车，我们就在地铁站里将就一宿。当时地

铁二期正在施工，通风设备还未安装，我

们在地下几十米的机房里，严重缺氧，又

闷又热，有点喘不过气来。有的同志生病

了还在坚持，有一次深夜一位负责电源柜

的技术人员突发高烧，大家赶紧把他背到

附近医院，第二天稍有好转，他又出现在

调试现场。

在调试期间，四机部领导亲自到现场

来看我们，厂里领导也多次关心工程进

展。他们的关怀给我们很大鼓舞。1987年

12月地铁复兴门折返线通车典礼举行，自

12月28日起地铁二期线路列车开始环行。

当我作为代表和领导们坐上同一辆试验

车时，心情特别激动。听到首趟列车载着

众多工程技术人员和各方代表，奏出欢快

又有节奏的铿锵声，想起我们这几年的辛

苦，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那是喜

顾金岳（左 1）参加 2025 南京校友会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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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的眼泪、自豪的眼泪！我们没有辜负部

里的信任，没有辜负清华对我们的培养，

我为自己贡献了力量而感到无比自豪。

新的征程永无终点

1984年起，我接受组织安排走上技术

管理岗位，先后担任了七三四厂第二设计

所所长、副总经济师、总工程师等职。随

着改革开放浪潮的到来，工厂及时引进先

进技术进行产品转型，先后同法国、美国

和日本有关公司协作。在这过程中，我直

接参与组织了我国第一台微型计算机“紫

金2”的开发和生产，第一台针式打印紫

金3070打印机的国产化试制，紫金微型显

示器以及微机系统的研发试制等。

2002年，我从工作岗位退下来，被

七三四厂返聘，担任高级技术顾问，继续

为工厂的发展出谋划策。5年后我被江苏

省质量保证中心（后改名为江苏九州认证

公司）聘为高级质量审核员，为省内外一

些企业的产品质量管理体系建设作出一定

贡献。在此过程中，我深刻认识到科学技

术永无止境，我们需要活到老、学到老。

我始终认为，一个人应当将母校的教

育和培养化作自己智慧的源泉、奋斗的动

力、担当的勇气和坚韧的精神。衷心祝愿

母校在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征程

上取得更大的成就，也祝学弟学妹们在

攀登科技高峰中，为祖国为母校争得更大

荣光。

一朝入清华，一生清华人
○杜  艳（1981 级环境）

杜艳校友

自从踏入清华园的那一刻起，我便与

这方水木之地结下了一生不解之缘。毕业

40年之际，我与清华、与清华校友相伴的

点点滴滴都浮现眼前，值得记录。

1981年，我考入清华大学环境工程

系，1986年进入经管学院读研。在校期

间，我有幸担任第二十四届校学生会副主

席。那段青春岁月，至今想来仍格外难

忘。那时，学生会是“同学之家、师生之

桥”。为了丰富大家的课余生活，每个周

末在大学生之家举办舞会是必修课，我们

深知清华男生多，于是想方设法邀请北

大、北外、北师大的女同学前来参加，因

此也成就了不少姻缘；我们还组织在三教

放映影片，入场时的拥挤场面堪比春运的

火车站；我们还定期油印女生刊物《绿

洲》，所谓刊物，其实是一张承载着温暖

与关怀的纸……也正是因为那段日子，

“服务校友、回报母校”的种子悄然在我

心里埋下。这一牵挂，便是一辈子，从未


